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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及戒酒的
富家子
還記得那是個春日早晨，護理人員

照會我到病房時，真不敢置信……眼

前這位因肝硬化合併腹水入院，兩天

後引發中風的病人老游，已經無法言

語；身上插著鼻胃管和尿管，仰賴著

尿布且需靠人翻身，如此地狼狽不堪。

畢竟，當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印象是意

氣風發、自信洋溢，沒有一般遊民的

失意落魄，跟一、兩年後的現在截然

不同。

硬頸遊民自請補助

身後無法大捨的窘境   

時間回到前一年的十一月，入病房

前我先翻著病歷：五十六歲，男性，

長期酗酒，肝硬化合併腹水、腸胃道

出血等病史，心裡大概有底。看著身

材高壯、眼神深邃的老游，先是詢問

我一些社會福利問題，包含辦理身障

手冊、重大傷病等福利身分，聽得出

來，他事先已經做了些功課，大多數

的補助項目他已逐一申請。在會談之

中，我細細聽著他的家庭狀況：早年

未照顧家人，離婚後獨自一人；曾經

在市場做買賣，但生意不好之後已無

家可歸，只能流連公園，期間也住過

幾處社會局遊民收容中心。老游先是

緩緩嘆了口氣，接著問我大體捐贈的

條件，因為他很清楚如果人生走到那

一步，恐怕也是不會有人幫忙的窘境。

我很明白地告訴他，不管是器官捐贈

還是大體捐贈，都需要有家屬的同意。

老游沒多說什麼，這是法律的規定，

他也沒打算跟我囉嗦或爭執什麼。

找不到親友探病  安置護理之家  

不到半年，我們又見面了，只是這

次再也無法意氣風發；因為他呈現意

識不清的狀態，院方需要聯繫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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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護團隊確認後續治療與照顧計

畫。在資料全無的情況下，我只好翻

開他的隨身物品，一股久未盥洗夾雜

酒氣的味道首先撲鼻而來。隨身的小

冊子裡記載他打零工的工頭電話、一

串研究樂透和六合彩的數字亂碼，也

看到公所、社福中心社工的電話號碼

等。我試著撥打了幾通，一聽到是醫

院打來的，對方大多不願告知身分，

只想問問他的病情而已，也推說跟他

不熟，沒時間來醫院探視。遇到瓶頸

時，想到老游說過他有一個非婚生兒

子；小冊子裡的號碼我一筆一筆嘗試

著，終於聯絡上兒子，一句句苦苦相

勸來院探視，可能對方承載太多的情

緒，無法立刻答應我。除此之外，我

在老游的包包裡找到一疊照片，還有

他和親人之間控告財產的存證信函，

原來上一代留下的房產卻成了彼此感

情惡化的導火線。因為他具有身障和

低收入戶身分，總算委由社會局安置

到一處護理之家。

失去不被急救的權利

先甘後苦自毀人生

出院沒多久，兩個月後，老游又因

腹水入院。這次他漸漸恢復意識，護

理人員再次請我幫忙，是因為他不配

合醫療。他躺在病床上，雙手雙腳無

力，口齒也不清晰，卻仍然激動萬分、

氣喘吁吁地說：「我一定要離開護理

之家，不幫忙，就要咬舌！」我試著

去理解他那渴望親友、愛好自由，卻

又由不得自己的悔恨。

眼見病情不樂觀，醫師發了病危通

知，並向老游確認是否決定不施行心

醫院社工常有機會協助街友、遊民的就醫與經濟問題，每每從與個案的互動中會得知其生命故事。圖

為二○一五年六月北區慈濟人醫會與人安基金會合作，於桃園中壢地區為遊民朋友義診。攝影／丘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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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復甦術的意願，他很快就搖了搖頭，

原來他想回到老家。老游先是表明很

感謝我的幫忙，找到這些照顧的資源，

可是他還希望我幫忙看看他的存款，

他要回去擁有年少回憶的那個市場、

要去找他的朋友，還有很多想做的

事……每隔兩三天我就會告訴他尋找

親人和朋友的進度，但結果都不如預

期，一個也找不到，沒有人願意回應

我；漸漸地，他不再這麼生氣。有天

他請護士找我來病房，簽下不急救同

意書，他不想這麼痛苦了。但這樣的

同意書仍然無法成立，因為沒有親友

願意當他的見證人。

過了一段時間後，老游的非婚生兒

子瞞著母親來醫院找我，說到那些年、

因為這個不負責任的父親，讓母親一

個人承擔未婚生子的責任，獨自撫養

他長大。現在的他，大學心理系畢業

後，反而因為這樣不堪的過去決定從

事助人工作，說是助人、也許更多是

自助，發揮自己的正向能量。我拿出

他父親的物品，企圖讓他顧念一些父

子之情，原來老游隨身那疊照片，其

中一張花樣年華的女人正是他的母

親。兒子告訴我，他父親一直想辦法

要找到他，三年前他們輾轉相認並見

面，老游語重心長地說：「我的人生

像酒，好喝的已經喝完，現在只剩下

苦的……」只是，這苦酒滿杯的後半

段人生，豈是你和我能夠承擔的？這

是他與兒子的第二次見面，卻也是最

後一次。

低收戶原來是富家子

放下酒瓶絕對來得及

老游後來因為肺積水被送進加護病

房，沒有家屬，可以預想的是後事絕

對沒人可以辦理。某個星期六早上，

在我打了無數通電話之後，終於有一

對自稱「朋友」的母女來院探視。她

們對醫護團隊的詢問均充滿防衛的態

度，在社工說明病人目前急需親友協

助之處，終於願意當見證人、幫他簽

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

很快地，老游離開了，但大體停在

助念堂許久，我試著連絡那對母女，

原來那是他的嫂嫂和姪女，願意用最

簡單的方式幫他處理後事。這才知道，

其實老游的家族顯赫，但他年少愛喝

酒、對家人不負責任。辦完後事，還

有一位堂姊來電，說老游是家裡老么、

聰明絕頂，但不務正業，總是耍些小

聰明；他的母親前些年往生，風光下

葬，但沒人想通知老游，就怕這不成

材的兒子又纏上其他家人。我終於理

解在電話裡，那些人的防衛，都是其

來有自。

對於長期酗酒患者，究竟是歸咎於

家庭因素讓他選擇醉生夢死，活在酒

瓶裡找尋生命的意義；抑或是先自暴

自棄，家人再放棄他，背後的生命故

事不得而知。戒酒也許不簡單，但只

要我們願意開始、把握當下，絕對來

得及。


